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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话

关关 注注 不久前，作家傅菲新作《深山欲雪》版权
输出签约仪式在广州举行。这部散文集被希
腊瓦克西康出版社引进，将翻译成希腊文，在
希腊语国家出版发行，向世界读者展示江西
生态文明。于此，我们特邀傅菲畅谈创作感
悟——

深度认知是写作的第一位
《深山欲雪》以江河、荒野、虫鸟、物则、茶

食为主题切分五辑，书写了山涧、草木、鱼鸟、
山民的命运。在书中，作者耐心地观察草叶
上的甲虫，探寻洎水河的源头，眺望逆流斗水
的鱼，聆听即兴演唱的画眉，手植赏心悦目的
木槿……万物蓬勃生长，时间过得缓慢，无用
的小事里藏着巨大的安宁。

傅菲长期客居大山乡村，深入调查田
野。这一次，他驻扎德兴市大茅山3年，实地
探访了山林及周边村落的每一个角落。傅菲
说，自己每天先是去山坞看山民种菜养鱼，与
他们交谈，去山麓观察动植物，之后去探寻峡
谷溪流。

事实上，他从小对大茅山的南麓和东麓
比较熟悉。傅菲生长于上饶市广信区郑坊
镇，离大茅山50公里。如同热衷为家乡的饶
北河创作一样，傅菲在《客居深山》中就以大
茅山为背景展开过叙事。“不一样的是，《深山
欲雪》更加深入自然，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关注时间的变迁对自然和生命的作用。”傅菲
说，20世纪80年代，大茅山周边峡谷聚集起
众多居民，随着城镇化发展和对自然环境的
保护，人们逐渐远离山林。人退物进，曾经不
见的动植物回来了，大茅山展现出物种的多
样性。带着好奇心和探索欲，傅菲钻进了这
荒野山林之中。

到达自然现场，对自然万物与自我内心产
生深度认知，是傅菲进行深度写作的前提。写

作时，他对各种鸟兽虫鱼、花草树木的学名和习性信手拈来。“我不依赖
灵感写作，也不会虚构，在我这里认知是第一位的，必得先到达自然现
场。”傅菲说，除了长期野外观察，也自学了一些生物学知识，遇到不认
识的动植物就去请教专家，这成了他与自然对话的前提。

在那里，傅菲认识了大茅山的自然之美和山民的人情之美，获得
了内心的丰盈感受和自然的生动形象，这构成了他叙述的底色。

自然之美能被欣赏和共情
每次进入大茅山，傅菲都会想起美国作家奥尔森的《低吟的荒

野》，想起他心贴大地生灵，用土地美学概念抒写荒原。这让他如痴
如醉。

傅菲说，行走山林，还有一个戴着白草帽的约翰·巴勒斯陪着
他。傅菲特别喜欢这位自然文学作家，曾经进入山林都会随身带着
他的书。“一百多年过去了，还是喜欢读他，读他对山川自然的热爱之
情，享受山川自然的愉悦之情，即使没去过美国，也不妨碍读者读懂
他。”傅菲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林中遇见约翰·巴勒斯》。

此外，傅菲还深受爱默生、梭罗、奥尔多·利奥波德、吉尔伯特·怀
特等作家的影响，他们启发了傅菲从艺术美学和哲学思索上去感知
自然。

梭罗等作家的自然文学作品风靡世界，一本中国的自然文学作
品《深山欲雪》能否被海外读者接受？傅菲比较乐观。“西方读者可能
不熟悉中国南方的自然景观，不明白那是什么树，但他只要知道这是
一棵乔木就可以了，它所呈现出来的自然气质的共性和一些特质性
的东西，是能被记住的。《茶食记》中腌菜熬糖等生活细节极具地域特
色，能够激起西方读者对慢生活的共鸣，它呈现了人类对食物的耐
心，以及食物的色泽、味感等，体现了自然美学和生活美学，是能被欣
赏和共情的。”在傅菲看来，人的自然禀赋与生俱来，自然文学呼应时
代需求，全球都市人对自然的渴望和追求是强烈的、一致的。

傅菲的语言风格和思考方式，受到了中国诗歌和希腊诗歌的影
响。他喜欢王维、陶渊明等中国古代诗人，也喜欢扬尼斯·里索斯、奥
德修斯·埃里蒂斯等希腊现代诗人，他在书中提出的“自然之物只是
人类临时保管”的观点，与埃利蒂斯“疯狂的石榴树”的核心意象形成
有趣的对话，是东西方生态哲学的奇妙共鸣。

在《深山欲雪》中，自然在自我修复中勃发，一些消失的物种重
现。“大地是有生命的，万物是一种互动的、互生的、互融的关系，海外
读者可能会有感触。”

“乡野带给我们最真实的快乐。”傅菲热爱自然，也希望让更多人
爱上自然。

自然文学在于表现人和生命
大茅山留有很多生活印迹，如废弃的屋舍、破败的林场、腐烂的

蜂箱、长满荒草的耕地和野路……人在离场后，把自然交还给了草、
树、鸟和野兽。傅菲认为，人只是借居大地，“唯有生命的更替，让大
地繁盛如初”。

人离开村庄，房屋就死了；水无鱼，河就死了。“山里随处可见生
命凋零，也随处可见生命新生。我们要看到万物相互依存、相对平
等，尊重自然的生命权和生存权，合理有限地利用自然，学习自然精
神及其真善美。”

问道于自然，也问道于人世，这是《深山欲雪》所要表达的主题。
傅菲记录山川风物，也关注当下生活。书中记录了大量山民口述史，
有关山民的家族流变、日常生活、迁居史、方言、邻里关系等，傅菲还
去山民家里吃饭，跟垂钓者交谈，看妇人洗衣服，请山民做向导，这里
有着许多让他震撼的生命个体。

“自然文学不可能避开人纯粹地谈自然，任何书写都有作者内心
景象的反映，我们在探寻荒野的时候也会遇到许多的人。2023年在
绕二镇的一处峡谷中，有个村子只剩下两户居民，其中一户是浙江移
民，他们的子女已经去了城市，尽管在当地生活了五六十年，但他们
在融入村民的过程里，无论生活还是内心，都是很难的，显现出留恋
向往故乡但又回不去的状态。大茅山周边有着大量移民家庭，子女
外出，七八十岁的老人身体硬朗，在山里种红薯、养蜜蜂、采油茶、收
葛粉、吃土货，他们扎根大地，与山林为伴，淳朴热烈的生命状态令我
震撼。”傅菲认为，人最终会归于大地。

在傅菲看来，江西山美水美人美，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越，
一些动植物独一无二，鄱阳湖、庐山等独具标识，是文学创作的“富
矿”，自古以来涌现了不计其数的名篇佳作。目前，他正在写一本关
于饶北河的书。这条河作为一种时空坐标符号的存在，傅菲一直在
书写它沿岸的人、它的生生不息。

傅菲说，如果能化身自然之物，自己想成为稻子和麦子，这是离
人类最近的草本，普通、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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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的诞生
新四军的源头，是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江西、

福建、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广东南方八省，

赣粤边、闽赣边、皖浙赣边等 15 个游击区坚持斗争

的红军和游击队。

1934 年 10 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后，中

共中央和主力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与此同时，

中共中央作出周密部署，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

苏区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及南方各根

据地的游击战争。

留在根据地的部队在策应、掩护主力红军战略

转移任务后，进行分散突围，开展游击战争。国民

党调集数十万重兵，对留守的红军和游击队展开

“围剿”，苏区革命形势十分严峻。1935 年 3 月底，

项英、陈毅等率约 300 人，先后到达赣粤边地区，同

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会合，在以信丰油山为中心的

赣粤边游击区，开展艰苦的游击战。同时，南方八

省 15 个游击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也都紧紧依

靠群众，进行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斗争。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国民党动用政治、军

事和经济等多重手段，妄图彻底消灭红军游击队。

红军游击队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挫败对方的

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和经济封锁，在战略上配合

了红军主力的长征，保存了革命的骨干力量和党在

南方的战略支点。

1937 年 7 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

侵华战争，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形成。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在陕甘地区的

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

军”），在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

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南方八省的红军

和游击队迎来新的革命任务和历史使命。

1935 年至 1937 年，在南方斗争的红军游击队

为形势所迫，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国共两党重启和

谈时，如何找到失去联系的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告

知形势变化和政策调整，组建一支整体力量，成为

当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考虑的问题。粟裕《战争

回忆录》里记录了一段往事，1937 年 9 月，在经历三

年游击战争之后，部队终于得到了国共合作的消

息。面对国民党遂昌县政府谈判代表提出的请他

们“下山进城”的企图，他们明确指出：“合作不是投

降，改编不是收编，双方是平等的合作，要保持我军

的独立性。”这段回忆侧面反映了共产党坚持独立

自主的底线及对改编的警惕。

对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谈判，国民党缺乏诚

意，双方对改编人数、领导人选等问题迟迟不能达

成共识，谈判一时陷入僵局。此时，周恩来在参加

第二次国共谈判之后到达上海，遇见了从澳门来沪

的北伐名将、八一南昌起义前敌总指挥叶挺，他委

托叶挺出面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叶

挺欣然接受。因发动起义，叶挺在海外流亡 10 年，

与中国共产党失去了联系，由他主持改编工作，国

民党易于接受。

淞沪会战爆发后，在面临巨大危机的形势下，

蒋介石同意叶挺的建议，以北伐战争时期有着“铁

军”之称的第四军命名待改编的南方红军游击队。

至此，国共双方就有关红军改编的主要问题基本达

成协议。1937 年 9 月 28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

布命令，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10 月 12 日，国民

政府军事委员会首次公开发布新四军番号。12 月

25日，新四军军部在武汉宣告成立。

为何“军部第一步设南昌”
事实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起初新四军“军

（部）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为何后来军

部移驻南昌呢？

时间的指针往回拨到新四军成立前。

叶挺被蒋介石单方面任命为新四军军长后，出

于谨慎，中共中央去电询问叶挺能否到延安。1937
年 11月 3日，叶挺抵达延安，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关于

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改编和主要干部配备的方

案，并表示会尽最大努力去做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军

事委员会的工作，落实中央的意见。“军（部）暂驻武

汉”的指示正是此时发出的。叶挺离开延安，到达武

汉后，根据这一指示开始筹建新四军军部。但鉴于

南方红军游击队活动的 8省，其余 7省与江西互相联

系，为了便于集中改编和就近指挥抗日，毛泽东再次

指示新四军“军部第一步设南昌”。12月 23日，项英

抵武汉，与叶挺会面，商谈新四军的筹建问题。通过

交谈，统一了同国民党谈判新四军组建方案的认识，

包括先组建新四军军部，随后集中改编南方红军和

游击队；军部在汉口成立后，迅速迁往南昌等。两日

后，军部成立。

1938 年 1 月 6 日，新四军军部由武汉移驻南昌，

进驻原北洋军阀张勋公馆，正式对外挂牌办公。军

部在南昌开始高速运转。

新四军军部设在南昌是顺应抗战局势、革命任

务的需要，是历史的选择。“南方红军游击队分散在

八省四十多个县，人员分散、通信落后，相对周边游

击区，省会南昌中心区位明显，交通便利，南浔铁

路、浙赣铁路和赣江水运等连接周边，有利于加快

完成红军游击队改编工作，便于抗战时运输物资和

部队调动。”江西省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熊河水说，

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在江西留下了革命火

种，南方八省游击区最高领导人项英、陈毅等也在

赣粤边地区进行革命斗争。

赣粤边游击区是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政

府办事处的所在地，是南方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

江西是红军改编的主要舞台。“赣粤边红军游击队

是较早开始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游击队之一，

对其他地区红军游击队同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谈判

影响很大。”熊河水介绍，江西的国共和谈、合作抗

日在南方八省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1937 年 8 月、9 月，陈毅多次在赣州与国民党当

局谈判，最终就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等事宜达成

协议。在赣粤边谈判取得成功后，9 月下旬，项英在

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就国共合作、南方游击队

改编问题进行谈判，成功解决南方各地区红军武装

改编事宜。“南昌谈判”成功后，项英、陈毅以中共中

央分局的名义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要

求各游击队按时集中，听候改编，并在南昌设立南

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

可以说，南昌与人民军队有着不解之缘，在创

建革命军队的八一南昌起义后，南昌再次承担组建

新四军的历史重任。这支从南方深山密林中走出

的铁军，以猛虎下山之势，以南昌为支点，奔向大江

南北，如一把利剑插入华中敌后战场。

新四军在南昌的日子
“新四军军部设在南昌还有一个重要考量，就

是重建南昌乃至江西的党组织，八一南昌起义后，

江西各级党组织遭到十分严重的破坏，此时迫切需

要党组织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挥抗日救亡。”

熊河水介绍。

红军游击队在改编的过程中，各游击区不仅加

强了联系，“南昌谈判”后，失联了 3年之久的中共中

央分局与党中央，也恢复了联系。在新四军军部移

驻南昌的同时，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新四军驻赣办

事处、中革军委新四军分会也在南昌一并宣告成

立。江西的各级党组织得到有序恢复和重建，如在

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指导下成立中共南昌市委，而

后中共江西省委重建，中共南昌市委改由中共江西

省委领导。

移驻南昌后，新四军军部首要任务就是把分散

在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迅速集结起来，进行集中

整编，组建抗日铁军，开赴抗日前线。1938 年 1 月 6

日至 4 月 4 日，短短 3 个月里，新四军军部顺利完成

了各支队的整编任务。整编后全军辖 4 个支队，共

计 1.03 万余人。部队人数不多、装备落后，但绝大

部分人员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保存下来的精华。

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期间，很快建立健全了各部

处机构。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

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司令部设有参谋处、

秘书处、副官处、军需处、军医处、军法处等；政治部

设有秘书处、组织部、民运部、敌工部、战地服务团

等。新四军机关干部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党中央

从延安选派；二是来自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

军游击队指战员；三是来自沦陷区、国统区及海外

归来的地下工作者、爱国进步人士、左翼文化人和

爱国知识青年等。南昌作为新四军军部正式运作

地，为新四军的迅速组建及后续发展壮大，发挥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四军军部在抓紧进行组建新四军、指挥部队

北上的同时，积极进行文化抗战，通过各种方式巩

固和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如举行公开的形

势报告会和各种座谈会，教唱抗日歌曲和举行联欢

会。战地服务团、青年服务团等大批抗日爱国团体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生活书店、大众文化社等书社

出版和发行了大量进步书籍，抗战文艺如火如荼，

抗日标语遍布街头，民众抗日热情高涨。南昌一度

被誉为“南方的延安”，吸引了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各

阶层各方面进步人士。

此时的南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抗日武

装力量的指挥中枢，吹响了向抗日前线进发的冲锋

号。

1938 年 4 月 4 日，新四军军部离开南昌，开往抗

战前线，各界人民赶到火车站送行。南昌新四军军

部旧址陈列馆的一首诗表达了当时人们的心情：

“冒着黑暗奔去，祝福你，在黎明之前，加入战斗的

行列。”

新四军的成功组建，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在南方取得的重大成果，对于开辟华中敌后

战场、迅速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具有深远意义，

被誉为“华中人民的长城”。

正如新四军军歌所唱的：“八省健儿汇成一道

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他

们是打垮日本帝国主义的钢铁长城，为夺取抗日战

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

为什么为什么是南昌是南昌
□□ 本报全媒本报全媒体记者体记者 谢龙龙谢龙龙 文文//图图

南昌市西湖区象山南路119号，有一个
中西合璧的赣派建筑群，由两栋砖木结构
楼房、一栋平房及配套园林组成，院内松
柏、竹林、香樟等绿植郁郁葱葱。这里原系
北洋军阀张勋公馆，始建于1915年，北伐战
争后，先后成为朱培德、王钧等人的住宅。
八一南昌起义，张勋公馆成为激烈的战斗
地点之一。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迁
驻此地办公。

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见证了南昌城
和中国革命的风云变幻。民族危亡之际，
中国共产党人在此承担起组织指挥南方
八省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领导开
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重任。9 月 2 日，南昌
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正式恢复对外开
放，推出基本陈列《铁军出征——新四军
从这里走来》。灰白的旧照片、斑驳的老
物件，都在述说着新四军不屈不挠浴血奋
战的故事，提醒着后人永远铭记那段血火
淬炼的岁月。

▲1938 年，新四军司令部的同志在南昌合影。

▲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高升巷 1 号张勋公馆

（压题图：左为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

右为油画《南昌谈判》。）


